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爱丽丝女王

 

“这真了不起，”爱丽丝说，“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么快成为女王。我对你说，陛下，”她常常喜欢责备自己，因而严肃地对自己说，“你这样懒散地在草地上游荡是不行的，女王应该威严一点。”

于是，她站起来在周围走了走。起初相当不自然，因为她怕王冠掉下来，幸而没有人看见，她略感到宽慰。当她再坐下来时，她说：“要是我是一个真正的女王，我要趁早好好地干它一番。”

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奇怪，因此，当她发现红后和白后一边一个坐在她身帝时，一点儿也不惊奇。她很想问她们是怎样来的，但怕不礼貌。于是，她想，随便聊聊总没害处。“你愿意告诉我……”她胆怯地问红后。

“只有别人跟你说话时，才可以说话！”这个王后立即打断了她。

“但是，如果每个人都按这条规则去做，”爱丽丝准备进行一场小小的争论了，“如果你也只有在别人跟你说话进才说话，而别人也等你先说话，那么谁也不会说话了，所以……”

“多可笑！”红后喊道，“怎么，孩子，你不知道吗……”接着，她皱了皱眉头，想了一会儿，突然转换了话题：“你说‘要是我真正是个女王’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有什么资格自己这么称呼？你不可能成为女王的，除非你通过了适当的考核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越早考核越好。”

“我只是说‘要是’。”可怜的爱丽丝争辩着说。

两个王后互相瞧了瞧，红后有点发抖地说：“她只是说了“要是”。”

“她说的话多呢！远远比这多呢！”白后两只手提着哼着说。

“你知道，你是说了，”红后对爱丽丝说，“要永远说老实话……想了以后再说……说过就写下来。”

“我没有这个意思……”爱丽丝刚说话，红后立即不耐烦地打断了她。

“这正是我讨厌的！你是有意思的！你想想没有意思的孩子有什么用处呢？即使一个玩笑也有它的意思，何况孩子比玩笑重要得多呢。我希望你不要抵赖了，你就是想用双手来抵赖也抵赖不了。”

“我从来不用手来辩解。”爱丽丝反驳着说。

“没有人说你是这样，”红牙说，“我是说就是你想，也不行。”

“她心里是这么说的，”白后说，“她要抵赖，只是她不知道抵赖什么。”

“一种卑鄙的缺德的品质，”红后评论说，然后是一两分钟令人不安的沉静。

红后打破了沉静对白后说：“今天下午我请你参加爱丽丝的晚宴。”

白后微笑说：“我也请你。”

“我根本不知道我要设一次宴会，”爱丽丝说，“如果要设的话，我想我是应该邀请客人的。”

“我们给你机会做这件事，”红后说，“但是我敢说你还没有上过多少态度仪表方面的课。”

“态度仪表是不在课程里教的，”爱丽丝说，“课程里教给你算术一类的东西。”

“你会做加法吗？”白后问，“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，是多少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爱丽丝说，“我没有数。”

“她不会做加法，”红后打断了说，“你会做减法吗？算一算八减九。”

“八减九，我不会。”爱丽丝很，决地回答，“然而……”

“她不会做减法，”白后说，“你会做除法吗？一把刀除一只长面包，答案是什么？”

“我认为……”爱丽丝刚说，红后立即替她回答了，“当然是奶油蛋糕了。再做一道减法吧。一只狗减去一根肉骨头，还余什么？”

爱丽丝思考了一会儿说：“当然，骨头不会余下的，如果我把骨头拿掉，那么狗也不会留下，它会跑来咬我。所以我也不会留下了。”

“那么你是说没有东西余下了？”红后问。

“我想这就是答案。”

“错了，”红后说，“和平常一样，狗的脾气会剩下。”

“我不明白，怎么……”

“怎么，你想一想，”红后叫道，“狗的脾气，留下了，是吗？”

“或许是的。”爱丽丝小心地回答，

“如果狗跑掉了，它的脾气不是留下了吗？”那个王后得意地宣称，

爱丽丝尽可能郑重地说：“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算，”但她又情不自禁地想：“我们谈得真无聊呀！”

“她什么算术也不会。”两个王后特别着重了“不会”两个字，一起说道。

“你能做算术吗？”爱丽丝突然转向对白后说，因为她不情愿让别人如此挑剔。

白后喘着气，闭着眼睛说：“我会做加法，如果给我时间……然而不管怎么说，我不会做减法，”

“你知道你的基础吗？”红后问。

“当然知道。”爱丽丝答。

“我也知道，”白后低声说，“我们经常一起说的，哦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懂得文学语言！这难道不是很了不起吗？可是别泄气，到时候你也会做到的。”

这时，红后又说了：“你能回答有用的问题吗？面包是怎么做的？”

爱丽丝急忙回答：“我知道，拿些面……”

“你在哪儿摘棉？在花园里还是树林里？”白后打断了她的话问。

“面不是摘的，面是磨的。”爱丽丝纠正说。

“你说棉是亩的，那你搞了多少亩棉？”白后说，“你不能老漏许多事。”

红后急忙打断说：“搧搧她的头吧！鼠她动了这么多脑筋，要发烧了。”于是她们用成把的树叶给她扇风，直到爱丽丝请求停止。就这，已经把她的头发搧得蓬乱不堪了。

“她现在又清醒了，”红后说罢又转向爱丽丝说，“你懂得语言吗？fiddle-dee-dee在法语里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这不是英语。”爱丽丝认真地回答。

“谁说是英语了？”红后说。

爱丽丝想出了个办法，得意地宣称：“如果你告诉我fiddle-dee-dee是什么语言，我就告诉你这词的法语。”

但是，红后却生硬地站起来说：“王后们是从来不做交易的。”

爱丽丝说：“那么我希望王后们永远不要提问题。”

白后急忙插话了：“不要争吵了！你知道闪电的原因吗？”

爱丽丝觉得对这问题很有把握，于是脱口而出地说：“闪电的原因是由于打雷……啥！不，不对了，”她赶快纠正，“我说了另一个意思。”

“要纠正是太晚了，”红后说，“你一旦说了一句话，你得负责到底，并且要承担后果。”

白后又插话了，眼睛盯着地上，神经质地摆弄着手：“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星期二我们遇到了一场多么大的雷雨呀！我是说在上星期二中的一天里。”

爱丽丝给弄糊涂了，说；“在我们国家里，同一个时间里只有一个星期二呀！”

红后说：“那是愚蠢的方法，我们现在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同一时间都有两个或三个的白天和晚上。在冬天，我们有时甚至把五个晚上并到一起，这样可以暖和些，你懂吗？”

“那么，五个晚上比一个晚上暖和吗？”爱丽丝大胆地问。

“当然，五倍的暖和了。”

“但是，同样的道理，也会五倍的寒冷了。”

“正是呀，”红后喊了起来，“五倍的暖和，五倍的寒冷，正像我有五倍于你的财富，五倍于你的聪明。”

爱丽丝叹了口气，不再说了，她想：“这些话正像没有谜底的谜语一样使人迷惑。”

白后又低声说了，很像对自己说的：“矮胖子也懂得这些，他曾经到门口来过，手里拿了个螺丝锥……”

“他要干什么？”红后问。

“他说要进来，”白后接着说，“找一头河马。然而，碰巧那天上午屋里没有河马呀。”

“那么，平时有河马吗？”爱丽丝惊奇地问。

“哦，只有在星期四，”白后答道。

“我知道他为什么来了，”爱丽丝说，“他要惩罚那些鱼，因为……”

这时，白后又接话了：“那天是有一场大雷雨，你简直不能想象。”（红后插话说：“爱丽丝是永远无法想象的。”）“弄得一部分屋顶坍了，于是那么多的雷窜了进来，结成一团在屋子里转，打翻了桌子和摆设，直到我被吓得忘了我的名字。”

爱丽丝心想：“我从来也不会在紧张的时刻去想自己的名字的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”但是她没有说出来，怕得罪了这位愚蠢的王后。

“陛下一定得原谅她，”红后对爱丽丝说，并拉起了白后的一只手，温和的抚弄着，“她的心是好的，但不免说些傻话，这是通常的规律。”

白后胆怯地看看爱丽丝。爱丽丝想说些安慰话，可是，一时又想不出来说些什么。

红后继续说：“她没有受过良好的教养，但令人惊奇的是她有多好的脾气呀！轻轻地拍拍她的头吧，你会看到她多么高兴。”爱丽丝不敢这样做。

“一丁点仁慈行为可以对她产生奇迹。”

这时，白后深深地叹了口气，把头靠在爱丽丝肩上、呻吟说：“我太困了。”

“她是乏了，真可怜。”红后说，“你就抹顺她的头发，把睡帽借给她，再给她唱支温柔的催眠曲吧。”

爱丽丝想照办，可是，“我没有睡帽呀，也不会唱什么温柔的催眠曲。”

“那只能由我来唱了。”红后说罢就唱了。

“睡吧，夫人，睡在爱丽丝的膝旁！

宴会以前，我们还有小睡的时光。

宴会以后，红后、白后、爱丽丝，

和大家都去舞会上欢畅欢畅！”

“现在你知道这些词了，”红后接着说。并把头靠在爱丽丝的另一个肩上，“再唱给我听吧，我也困了。”一会儿，两位王后都睡着了，并发出了鼾声。

“我该干什么呢？”爱丽丝喊道，完全不知所措地左顾右盼，只见先是一个脑袋，接着又是—个脑袋，从她肩上滑下来，像两个小土堆沉重地压在她的腿上。“我想，从前不会有过这样的事，一个人竟要同时照顾睡在两旁的两位王后，不会有的，全部英国历史中决不会有的，因为同一个时期只会有一个王后。醒醒吧！你们这些沉重的脑袋。”她不耐烦地说，但是除了有节奏的鼾声外，没有任何回答。

鼾声越来越清晰，而且越来越像一种曲调，最后爱丽丝甚至辨出它的词来。爱丽丝急—切地想听清楚，以致当这两个大脑袋忽然从她腿上消失时，她还想去抓住它们。

霎时间，她发现自己站在一座拱门门口，门的上面用大字写着“爱丽丝女王”。门的两旁各有一个拉铃的拉手，一个写着“宾客之铃”另一个写着“仆人之铃”。

爱丽丝想：“我得等歌声过去了，再拉铃。我该拉……拉……拉哪个铃呢？”她被拉手上的宇难住了，“我不是宾客，也不是仆人，应该有个‘女王之铃”才对呀！”

正在这时，大门开了一点儿，有一个长嘴动物伸出头来说：“下星期之前不准入内。”然后砰的一声又把门关上了。

爱丽丝又敲门，又拉铃，没结果。最后，坐在一棵树下的一只老青蛙站了起来，一跛一拐地慢慢走到她跟前。青蛙身穿发亮的黄衣服，脚蹬一双大靴子。

“干什么？”青蛙用低哑的声音问。

爱丽丝转过身来说：“管大门的仆人在哪儿？”她有点发怒了，正想找别大的岔子。

“哪个门？”青蛙问。

爱丽丝对他说话时那种慢吞吞懒洋洋的神态，愤怒得几乎跺脚了。“这个门，还用问吗？”

青蛙用他大而迟钝的服睛盯着大门，然后靠近些，用大拇指在门上擦了擦，好像要试试门上的油漆能不能擦掉，然后看着爱丽丝。

“给大门回答吧，”他说，“大门一直在问你什么了。”他的声音那么哑，以致爱丽丝难以听清。

“我听不清你说的什么。”

“我说的是英语，不是吗？要么你聋了？”青蛙说，“大门在问你什么？”

“什么也没问，”爱丽丝有些不耐烦地说，“我一直在敲门。”

“不该敲呀，不该敲呀，你知道，它生乞①（①青蛙嘴宽，“生气”两字发不清，说成了“生乞。”）了。’青蛙嘟囔着走过来，然后，用他的大脚向门踢了一脚，“你不要去管它，它也不会来管你。”他喘着气说完，一跛一拐地回到树旁。

这时，门猛然地开了，并传出了尖脆的歌声。

“爱丽丝对镜中世界说：

‘我手执王芴，头戴王冠，

镜中的众生都来啊，

同红后、白后和我共餐！’”

接着是成百个声音的合唱：

“尽快斟满自己的玻璃杯，

桌上是钮扣和米糠饭，

咖啡里放进猫，茶里放进老鼠，

三十乘三遍敬献给爱丽丝女王，”

随之而来的是欢呼的嘈杂声。这时爱丽丝想：“三十乘三是九十，我怀疑一个人能喝这么多？”这时寂静了，尖脆的声音又唱道：

“‘哦，镜中的众生，’爱丽丝说，‘快围扰！

见到我是幸福，听我讲话是受宠，

同红后、白后和我一起吃喝，

是最大的光荣！’”

随后又是合唱：

“糖浆和墨水倒满玻璃杯，

大家都来欢饮哎！

苹果酒加沙子，葡萄酒加羊毛，

九十乘九遍敬献给爱丽丝女王。”

“九十乘九遍，那永远做不到，”爱丽丝失望地说着，“我最好走吧。”这时，四周死一般的沉寂，而她又来到了另一个地方。

爱丽丝正走在一个大厅里，神经质地沿着餐桌扫了一眼。她看到大约有五十位各种各样的客人，有些是飞鸟，有些是走兽，其中甚至还有几位鲜花。“我很高兴他们没等邀请就都来啦！”她想，“况且，我还弄不清到底该邀请谁呢！”

桌子的主位放着三张椅子。红后和白后已经占据了两张，中间一张空着，爱丽丝就坐了下来。这时她对大厅的寂静反而感到不安，期望着哪位能说说话。

红后终于开口了：“你已经错过了汤和鱼了，现在端上大块肉吧。”接着，侍者就在爱丽丝面前放上一只羊腿。而爱丽丝很着急，她还没有切过大块肉呢。

“看来你有害点羞，让我把你介绍给这只羊腿吧，”红后说，“爱丽丝——羊腿，羊腿——爱丽丝。”那只羊腿就从盘子里站起来，向受丽丝微微鞠了一躬。爱丽丝也还了礼，对这事爱丽丝不知道是惊还是喜。

“我给你们切一片，好吗？”爱丽丝说着，拿起了刀和叉，看了看两位王后。

红后立即接着说：“当然不行，这是礼仪上不允许的，竟去切割给你介绍的那一位。端走吧。”接着侍者就把羊腿端走了，换来了一只大的葡萄干布丁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要介绍给这个布丁了，”爱丽丝说，“不然我吃不上东西了。我给你切一些，好吗？”

但是红后绷起了脸，吼着介绍说：“布丁——爱丽丝，爱丽丝——布丁。现在端走吧。”那位侍者很快就把布丁端走了，爱丽丝甚至来不及还礼。

爱丽丝心想，为什么只有红后可以发号施令，作为实验，她也喊了：“侍者，把布丁送回来。”真像变戏法，霎时，布丁又在面前了，而且是这么大，使她不禁有点害羞，就像端上羊腿时一样的害羞。然后，她努力克服了羞涩，切了一片布丁给红后。

“多么无礼！”布丁说，“我真不懂，如果我从你身上割下一片，你怎么样？你这东西！”

布丁用像炸油的声音说话，而爱丽丝不知怎么回答才好，只能坐着，喘着气看它。

这时，红后开口了：“说一点吧，所有的话都由布丁来说，岂不可笑！”

“你知道吧，我今天反复地听到过这么多的诗，”爱丽丝说话了，并且有点惊奇，只要她一开口，周围就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她，“我觉得还有一件奇怪的事：每一首诗都谈到鱼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鱼？”

她对红后说，而红后却有点答非所问。“至于鱼，”红后慢条斯理地凑到爱丽丝耳边说，“白后陛下知道一个可爱的谜，全是用诗表示的，说的全是各种各样的鱼。要白后念念吗？”

“红后陛下好意提到这件事，”白后在爱丽丝的另一耳边低语，她的声音像鸽子的咕咕叫，“是有这回事，要我念吗？”

“请吧！”爱丽丝很礼貌地说。

白后高兴地笑了，抚摸了一下爱丽丝的脸蛋儿，然后念道：

“‘首先，一定要把鱼捉到。’

那不难，一个婴孩也能把它捉到。

‘其次，一定要把鱼买到。’

那不难，一个便士也能把它买到。

“‘现在给我煎鱼！’

那不难，不过一分钟的事情。

‘再把鱼盛在盘里：’

那不难，它本来就在那里。

“‘给我拿来！让我尝尝！’

那不难，只要把盘子放在桌上。

‘再把盘子盖打开！’

啊，那太难，我怕办不到！

“因为盘子好像粘在桌上。

那就加个盖子盖在桌中间的盘上：

这最容易的了，

究竟，盘子盖住了鱼，还是盘子盖住了谜语？”

“先想一分钟，然后再猜，”红后说，“同时，我们为你干杯，祝爱丽丝女王健康！，她用了最高的嗓门尖叫。接着所有的客人开怀畅饮，它们喝酒的样子非常奇怪：有的把酒杯放在头顶上，样子活像灭火器，酒全淌在脸上；有的把酒瓶倒翻，让酒流在桌边上去吮吸；而另外三个像袋鼠的动物，则爬进烤羊肉的盘子里，贪婪地舐吃肉汁。爱丽丝想：“这活像猪在猪槽里一样。’

这时，红后皱着眉对爱丽丝说：“你应该说些简短的客气话，向大家致谢！”

“我们一定支持你。”当爱丽丝站起来准备讲话时，白后低声说，态度很恭顺，又多少有点胆怯。

爱丽丝低声说：“非常感谢诸位，不过没你们的支持，我也能讲好的。”

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”红后断然地说。因此，爱丽丝想作一些体面的让步。

（后来爱丽丝给她姐姐讲宴会的这段情景时说：“她们那样挤着我！可以想象，她们是要把我挤扁呢！”）

事实上，爱丽丝在讲话时，很难使自己平稳地保持在原位上。那两位王后一边一个地使劲儿挤她，差一点把她挤到空中。“我站起来向各位致谢……”爱丽丝开始讲话时，的确升起了几英寸，但她尽力抓住了桌子边，又把自己拉回到原处。

“你当心！”白后双手抓住爱丽丝的头发尖叫，“就要发生什么事了！”

然后，就像爱丽丝后来说的那样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各种各样的事一下都发生了，蜡烛全都长高到了天花板上，好像顶上放着焰火的灯心草花坛。至于那些酒瓶，每个都带了一对板子，很快长在瓶子上，活像一对翅膀。刀叉都长了腿，到处乱跑。爱丽丝觉得：“这些东西都像鸟一样了。”然而，在这场可怕的混乱中，这只不过是个开头而已。

这时，她又听到在她旁边有着嘶哑的笑声，她转过身来想看看白后怎么样了，但是，却见—只羊腿代替了白后坐在椅子里。“我在这里呀！”汤碗里发出了喊声。爱丽丝又转过去，正好看到白后的宽阔而忠厚的脸，在汤碗的边上对她笑着。转眼间她消失在汤里了。

霎时间，什么都变了。不一会，好儿位客人躺倒在盘子里了。而汤勺从餐桌上向爱丽丝走来，并且不耐烦的向她挥手，要她让路。

“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。”爱丽丝喊着，一面跳起来，双手抓住了桌布。不料用力一拉，那些板子、盘子、客人、蜡烛全都滚到了一起，在地板上堆了一堆。

“至于你呀，”爱丽丝转过身来对红后严厉地说，因为她认为红后是一切恶作剧的根子。但是那位王后已经不在爱丽丝的身旁了。她已经缩成一个小洋娃娃那样，在桌上欢乐地转圈圈，追逐她身后的围巾。

要是在别的时候，爱丽丝会惊奇的。可是现在，她过度地兴奋，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奇了。当这个小东西正要跳过一个倒在桌上的瓶子时，爱丽丝捉住了她。爱丽丝反复地说：“至于你呀！我要把你变成一只小猫。我能做到！”

 

摇

 

爱丽丝一面说，一而把她从桌面上拿起来，用了全身的力气，来回摇晃着她。

那位红后并没有反抗，只是脸变得很小，眼睛变大变绿。爱丽丝仍继续摇晃着她，她继续变得更矮……更胖……更软……更圆……更……

 

醒来

……原来它就是—只猫。

谁梦到了谁？

“您，红后陛下不应该呼噜得这么响啊！”爱丽丝擦着自己的眼睛说，她这么尊敬地称呼它，然而带有几分严厉，“你把我从这美好的梦中惊醒！你这小咪咪已经跟着我经历了镜中世界。你知道吗，亲爱的？”

爱丽丝说过，这是小猫的一种非常不合适的习惯，那就是不管你对它说些什么，它总是打呼噜。她还说过，“要是它能把呼噜当作‘是’，把咪咪当作‘不是’，或者定出别的什么规则，该多好啊，这样，就可以同它谈话了！但是，你怎么能同一个始终只说同一句话的东西谈话呢？”

在这种场合下，小猫只会打呼噜，而这是不可能猜出它在表示“是”还是“不是”的。

于是，爱丽丝就在桌上的国际象棋中，找出了那个红后，然后跪在地毯上，把小猫和红后放在一起，让她们互相对视。“好，小咪咪，”她得意地拍手叫道，“承认吧，这就是你所变的样子！”

（后来爱丽丝对她姐姐解释时说，“小猫不愿意看它，转过了头，假装没看见，但是看来小猫有点羞愧，所以我想它必定当过王后了。”）

“稍稍坐直一点，亲爱的，”爱丽丝快乐地笑着说，“行个礼吧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想打呼噜了吧。别浪费时间了，记住，这是祝贺你曾经当过红后。”爱丽丝说着把猫举起来，吻了一吻。

接着，她转过身来看小白猫，见它正在耐心地梳妆。“小雪花，我的宝贝，什么时候黛娜给您这位白后陛下打扮好呢？这就是在我梦中你总是那么不整洁的原因了。黛娜，你不知道你是给白后陛下擦脸吗？真是，你这样太失礼了！”

“还有，黛娜变成过什么了呢？”爱丽丝继续自言自语，一面舒服地卧倒下来，用胳膊后支在地毯上，手托着下巴，看着这些猫。“告诉我，黛娜，你当过矮胖子了吗？我想你当过了。但是你先不要忙着对你的朋友讲，因为我还不能十分肯定。

“顺便说一下，咪咪，如果你们真的同我一起游历了梦境的话，有一件事你们一定高兴的——我听人家念了许多诗，全都说到鱼！明天早上你们应该有顿美餐了。在你们用餐时，我给你们念《海象和木匠》的诗，你们就会相信里面的牡蛎了，亲爱的！

“现在，咪咪，让我们想想梦里都有谁呢？这可是个要紧的事，亲爱的，你不要老是舔爪子了，好像黛娜今天没有给你洗脸。咪咪，到底是我还是红棋国王发生的事。当然是他跑到了我的梦里来了，但是我也参加到他的梦中去了。咪咪，你知道红棋国王吗？你曾经是他的妻子，因此你该清楚的。哦，咪咪，先帮我弄清楚，等一下再舔你的爪子吧！”但是那只气人的小猫只是换了一只爪子来舔，假装着完全没有听到爱丽丝说的话。

到底是谁梦见了谁呢？

在七月的黄昏①（①这是一首藏头诗，原诗的每句第一个字母组成了Alice pleasance Liddell。即：爱丽丝愉快利德尔。利德尔，是爱丽丝的生活原型。）

夕阳映照着晚霞，

小船儿似梦地荡漾着前进。

三个孩子偎倚在一起，

热切地眼睛，期待的耳朵，

听着简单的故事。

晴空早已苍白，

回声和记忆都消逝，

秋霜把七月取代。

爱丽丝的幻影依旧萦绕，

我虽然看不到，

但她仍在天空中跳动。

孩子们依旧靠在一起，

热切的眼睛，期待的耳朵，

为心爱的故事着迷。

他们置身于奇境里，

岁月在梦幻中流逝，

夕阳在梦幻中西下。

沿着小溪漂流而下，

荡漾在金色的余辉下，

生活，难道只是一场梦幻吗？

（全文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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